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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宇，恐怕是历史变迁中最容易保

留下来的建筑物了。因为庙里的人与世

无争，庙里的神能“消灾降福”，所以，

庙宇一般不会被轻易毁坏，庙宇的寿命

便很长久。对于今人，这些久存下来的

庙宇，便成了可以提供大量历史信息的

源泉。“从庙宇的分布看历史”，是我在

看了陈正祥和谭其骧两位历史地理学家

关于庙宇的一些记述后，领会到的一种

学史方法。

十年前，我有过一段“不问苍生问

鬼神”的日子，就是白日黑夜写《行业

神崇拜》。写到农民敬蝗神的时候，我请

教过历史学家姜纬堂先生，先生说，可

以看看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那里

有一张蝗神庙图，做得真好。正巧，我

刚买了这本书。书的《八蜡庙之例》一

节附有一张“蝗神庙之分布图”，这张图

该是姜先生所说的那张图了。这是一张

中国地图，上面以中原地区为主向外扩

散，密密麻麻地标着许多黑点，这些黑

点就是蝗神庙。从图中可以看出，建有

蝗神庙最多的省份是河北、山东、山西、

陕西，其次是江苏、浙江、安徽、湖南、

湖北、云南，再次是东北、甘肃、青海。

陈正祥是通过一地一地的查地方志，见

有蝗神庙的记载，就把它标在地图上，

一共花了8 个月的时间才制出了这张

图。通过这张蝗神庙分布图，一眼就能

看出蝗神庙的分布情况，而蝗神庙的分

布，正反映了蝗灾的分布情况和各地的

受灾程度。因为只有闹蝗灾的地方，才

供蝗神，才建蝗神庙，蝗神庙建得越多

越密，越反映出蝗灾的严重，也反映出

该地农民迷信程度的严重。所以，这张

图既是一张灾荒史的图示，也是一张反

映民间信仰的图示。这张图，对于我写

《行业神崇拜》的农业神崇拜部分，当然

是有帮助的，但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教

给了我一个观察历史的具体方法,就是

从庙宇的分布看相关的历史。

后来,我又读了谭其骧先生的《长

水集》,更加深了我对这种学史方法的

认识。《长水集》里有一篇重要的文章

《湖南人由来考》,是研究湖南人的来源

的,这是一篇移民史的研究论文。谭先

生在文中作了一个结论：“湖南人之祖

先既太半皆系江西人。”由江西人移民

湖南, 他又谈到一个许真君庙的问题。

谭先生说,江西人好祀许真君,所以许

真君庙遍布湖南。谭先生征引了许多地

方志证明这一点，如康熙《浏阳县志》记

湖南浏阳建有许祖行宫,同治《平阳县

志》记湖南平江建有许真君庙,光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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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志》记湖南龙山建有万寿宫（即许

真君庙），等等。又如江西人的会馆多有

万寿宫之称，这表明许真君庙已成为江

西会馆的代称。许真君何许人也？江西

人何以奉之为神？据康熙《浏阳县志》

引《拾遗志》载，这个许真君名叫许逊，

汝南人，弃官修道，“后逐蛇在南昌水晶

宫”，“飞升仙去”，故民“大建宫观祀

之”。许逊本是河南之汝南人，因被认为

在南昌有逐蛇之善举，被江西人奉为地

方保护神。迁入湖南的江西人以南昌人

为主（据谭先生考证，迁湘之赣人什九

为庐陵一道，南昌一府之人），而许逊逐

蛇之举又发生在南昌，故这些迁湘江西

人特别是南昌人奉祀许真君尤为虔诚。

由此，我认识到，湖南分布着众多的许

真君庙这一事实，可以作为江西人大举

移民湖南的一大证据。

按照“从庙宇的分布看历史”的思

路，我对古都北京的庙宇做了一番考

察。我手边有两本北京庙宇的资料集，

一是民国年间编纂的《北平庙宇通检》，

一是近年北京市档案馆编的《北京庙宇

历史资料》。从这两本书可以看出许多

宗教史和风俗史的历史信息。

清代以来，北京的关帝庙数量极

多，大约有230多座，分布在北京各街

区坊巷中，若画出示意图来，肯定是密

密麻麻一大片，覆盖了整个北京城。关

帝庙本不稀奇，明清以来各地皆有，但

像清代北京这样的密度却很少见，这是

什么原因？包含了怎样的历史信息？原

来，这关帝庙密布的背后，是清朝统治

者和八旗兵民崇拜关公的风俗史。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文物的专史·宗教史》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羽的运气行得很迟，到明末才有许多

地方祭他为神，到满人入关，才极通行。

满洲人翻译汉文成满文的，最初一部是

《三国演义》⋯⋯后来迭次打胜仗，都以

为靠关羽的神帮助。所以八旗兵民所到

的地方，没有不立关帝庙祭关羽的。”满

洲人认为他们的胜利是靠关公保佑才取

得的，所以便极崇拜关公，到处建庙宇，

立塑像，香火旺盛。清代以来北京这230

多座庙宇就是这么建起来的。《红楼梦》

里曾说到关夫子坟多，其中的原因，实

际上与北京城里的关帝庙多是一回事。

清代北京有这么多的关帝庙，既反映出

当时北京是一座以满族人为主导的城市，

也反映出八旗兵民的宗教信仰在北京居

民的精神生活中占主导地位。

除关帝庙外，北京还有几种庙宇数

量较多，分布较广，如财神庙、火神庙、

龙王庙等。这种情况，隐含着北京市民

特有的生活史。古都北京作为一座庞大

的消费型都市，聚集着大量本地和外地

的商贾，他们特别企盼发财，于是便有

了遍布京城的财神庙；北京屋宇毗连，

人烟稠密，极易失火，又多有以火生财

的饭铺、茶馆，为求消灾降福，故多建

有火神庙；北京人口众多，用水量极大，

自来水发明之前都是用井水，加之民众

都盼望风调雨顺，故北京许多街巷都建

有龙王庙。

北京还有一座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历

代帝王庙，这座庙是专供皇家祭祀用

的。皇家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权祭祀历代

帝王，所以，只在北京建了一座历代帝

王庙。这种孤单独处的庙宇似乎说不上



→ 40

“分布”，但这其实恰恰是一种分布状

况，这种分布，实际反映出北京的帝都

性质，也反映了皇家祭祀的垄断性。

按照“从庙宇的分布看历史”的思

路，我又对各地的鲁班庙、妈祖庙和孔

庙、佛寺的分布状况做了一些考察。

在全国各地建筑业、匠作业发达的

城镇，如北京、苏州、广州、上海、淮

安等地，都建有很多鲁班庙。从鲁班庙

的分布地点，可以看出许多历史信息。

如北京作为首都，宫殿、王府、庙宇、商

铺、民居等建筑数不胜数，故建筑业最

为发达，因而工匠们供奉建筑业祖师爷

鲁班的庙宇便最多。又如，设在道观中

的鲁班庙所供的鲁班，都有仙人的身

份；设在行业会馆中的鲁班庙所供的鲁

班，主要是行业创始人和发明家的身

份。又如，设在道观里的鲁班庙一多，便

可知道道教在民间的势力有所扩大；全

国各地的鲁班庙若大增，便知道建筑业

有了较大发展，经济生活更趋活跃。

妈祖是渔民和海上行商崇拜的保护

神，由妈祖庙的分布，可以看到渔民和

海商的足迹，特别是福建商人的足迹。

妈祖信仰起源于福建，后传至台湾、江

浙，再往北传至天津，整个东部沿海都

有妈祖之祀。妈祖庙的分布呈现一种从

南到北、由密渐稀的趋势，这反映出妈

祖信仰的传播路线和态势，反映了妈祖

崇拜由一地的信仰而渐趋“通祀化”的

过程，同时也反映了福建商人从南到北

的行踪。在远离海水的经济区，如西北、

西南各省基本上是没有妈祖庙的，因为

妈祖是海神，主要通行在沿海地区。但

福建商人若到了远离沿海的腹地，便会

将妈祖信仰带去，在那里建起妈祖庙或

妈祖殿。上述这些妈祖庙分布的状况，

若是用地图标识出来，便是沿海地区密

密麻麻，内陆地区星星点点，福建商人

的行踪从图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儒、佛、道三教在一个时代、一个

地方的势力究竟如何，影响有多大，从

庙宇的分布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孔

庙全国皆有，省、府、县皆建之，这说

明儒教覆盖全国，孔夫子人皆敬之。但

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佛寺所建之多，

常常远过于孔庙，这反映了佛教势力在

与儒教争雄，并呈现压倒后者之势。鲁

迅说过，佛教自东来以后，释迦牟尼在

中国社会所取得的广大崇高地位，是孔

圣人所不能企及的。这种情况见之于佛

寺的分布，是看得很清楚的。作家曹聚

仁曾感叹：“南京城中，有那么一处夫子

庙，却有着四百八十处佛寺呢！”若将

这种分布情况标在地图上，就是孤零零

的一处夫子庙被佛寺密匝匝地包围着。

北魏佛教发达，洛阳城里佛寺遍布。杨

衔之的《洛阳伽蓝记》详记了这些佛寺

的分布情况。我藏的一本中华书局版的

《洛阳伽蓝记校释》，附有一张“北魏洛

阳伽蓝图”，上边标注了白马寺、大觉

寺、宝光寺、景林寺等几十处佛寺的名

称和地点，佛寺都用红颜色的佛教标志

“ ”字标识着。看了这张图，可以领略

到佛寺在洛阳城中所占的重要位置，感

受到佛教在当时社会诸意识形态中的巨

大优势和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看着

这张图，我仿佛感觉到一千多年前洛阳

的佛教气息扑面而来。

（作者单位：《北京日报》理论部）


